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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痕沙——缘起

“ 再 过 二 十 年 ， 我 们 来 相

会……”，当年唱起这首歌的时候，

觉得二十年是那么漫长。然而，当

2010年不紧不慢地到来的时候，梦

醒般地发现毕业竟然二十周年了。于

是，像脸上的皱纹一样断续而清晰的

回忆便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了。

面对着计算机屏幕，打开记忆的

闸门，如同回到堆放旧物的厢屋，看

到那些落满灰尘的儿时玩物，想伸手

抚摸，却又不忍。一时间千头万绪涌

上心头。

下了当年流行的Boney M乐队

的《Sunny》、《Rasputin》等几首

歌，戴上耳机。手在键盘上还没开始

动作，听到那熟悉的前奏，眼泪便几

乎要流将出来……

最 近 在 外 ， 常 自 称 为 “ 青 花

瓷”，意指清华出来的次品。因此回

忆的，也都是些子不语的内容，就当

给五字班毕业二十周年凑个趣吧。

文中事皆真事，人名凡用外号

的，皆为五字班人士。

八音谐——歌与乐

六艺中“乐”排第二，“琴棋书

画”更是以“琴”为首。我们当时还

没有古琴那样高雅的乐器，最流行的

自是吉他了，每个班都有几个会弹吉

他的。五字班以计五五班会玩吉他

的人最多。有在宿舍自娱的，有在

各种晚会、比赛上秀艺的，一时间

好不热闹。

1 9 8 8 年 前 后 ， 在 系 领 导 支 持

下，以小鸡为首组成了一个乐队。乐

队的名字叫做TCS。三个字母分别

代表TSINGHUA、COMPUTER、

STUDENT，计算机系的印记十分明

显。小鸡是队长兼键盘手，小鸟、大

狗、波仔分别是鼓手、吉他手、贝司

手。乐队成立后不久，便与威肯、独

步鼎足于清华园。每到周六周日晚，

一辆三轮车满载乐器音箱奔赴食堂舞

场，也算得是九号楼一景。后来TCS

名头传出了清华园，在其他一些高校

以及黄庄剧院、丽都假日饭店等处都

有过演出，反响颇佳。

清华的校园歌曲发端于胡杨、宋

柯，兴盛于TCS时代。TCS网罗了

一帮校园歌手，在舞会上不仅伴奏，

而且伴唱，使得七食堂成为当时最受

欢迎的舞场之一。小鸡在此期间开始

写歌，应该是计算机系原创歌曲第一

人。他写的许多歌如今自己也许都忘

了，我却还大多记得，如《冬日的太

阳》、《无心回头》、《跟自己过意

不去》之类。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

扇底风”，这是我当年给乐队写海

报时用过的两句诗。那些老歌如今

哼唱起来，想起少年许多事，心中

不免怅然。

斗鸡回——棋与牌

我曾经在床头贴过一副对联：

“麻将声里悟道，扑克牌里参禅”，

棋牌因其争胜负之功，自是大家消

磨时光的主题，悟道、参禅则纯属

戏谈了。

有一年暑假结束后，老温从重庆

背了五副麻将回来。茄子和我花了两

个小时，整理出了计五五麻将规则。

此后麻将声便在九号楼二层响将起

来。我们当时是以围棋子作筹码，白

子一万、黑子十万，一场下来，输赢

多在几十万数。由于麻将在我班的普

及，阿鸡当年养出了一个毛病：每天

必须到一个在打麻将的屋里午睡，否

则睡不着。我班第一个出国的耗子则

是每天亮灯时打麻将，熄灯后才在楼

道里背托福。有时晚上起夜，看着昏

暗的灯光下这一幕，颇觉诡异。

围棋也是打发时间最好的工具

之一，几乎每个宿舍都有。二人对

弈，往往数人观看，指指点点，吵吵

闹闹。计33的袁斌水平很高，经常

从隔壁跑到207来给我们讲棋。207

也时常有主人一个不在，袁斌一人在

屋里独自打谱的场景。记得有一次熄

灯后，他给我们讲棋，月光从松间照

入窗内，让我感觉到些许“闲敲棋子

落灯花”的意境。我班曾经因为围棋

出过一些谜语。比如“某某的棋（打

外国元首名一、二字俗语一）”，谜

底是“布什（不实）、没空”；“找

某某下棋（打外国首相名一）”，谜

底是“撒切尔（撒气儿）”。有一次

在主楼后厅听一老外讲座，当那个美

国女主持人扭动身躯上台时，我和老

鬼子同时创造了一个词——“风度篓

篓”，这个“篓”便是“臭棋篓子”

的“篓”。

扑克自是最普及的了，玩法也

是最多，如拱猪、拖拉机、桥牌、勾

鸡等。起初对输者的惩罚也就是贴纸

条、画脸、弹脑门之类，后来要求输

的人到楼道里向世人坦白自己牌技之

差。于是乎“我是九号楼拱猪最臭

的”、“全清华所有女生都比我强”

之类的喊声便不绝于耳了。

画屏春——书与画

对当年系里的书画好手，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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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并不太多。刚上学时，学生组所在

的224墙上，挂着年级组长写的一幅

“早发白帝城”，给我印象很深。虽

是行草条幅，但透着魏碑的古拙遒

劲。后来我写字时，还时常模仿他的

笔法。

我是从为舞会制作海报开始写毛

笔字的，凡TCS参加的舞会，海报都

由我写。1989年下半年在学生会，

体育部、文艺部、女生部的海报也都

是我执笔。一次跟别人经过三教下面

的海报栏时，不无自豪地说：这其中

60%以上，都是我的作品。

1988年学校搞了一个书法大赛，

我模仿宋徽宗的瘦金体写了两个小

幅。一是某日梦后偶得的一首诗“陈

园故地迷芳菲，斯人已逝谁与归。欲

把金樽觅一醉，却教寺钟催梦回。”

另一幅录了一篇《般若波罗蜜多心

经》。后来有人告诉我，《心经》中

缺了一句话，我一看果真如此。当时

我很是奇怪，竟然有人能耐着性子把

我写的东西看完，竟然还能发现其中

的差失。

后来和精仪系五字班的老葛、老

炬等志同道合，搞了个“美术爱好者

协会”，着实还火过一阵子。

大三时208宿舍不知是谁买了一

套《芥子园画谱》，王二毛同学从此

迷上。数日后看他在白纸上寥寥数

笔，便能勾出一个伸颈驼背的人形，

颇具古韵。不知他现在在美国，是否

还有此一好。

学士吟——读与写

在校五年间，宿舍里流行的课外

书籍大致有以下几类：武侠（金庸、

古龙、梁羽生等）、言情（琼瑶、三

毛等）、西方学术（弗洛伊德、尼

采、康德等）、朦胧诗（北岛、顾城

等）以及后两年的王朔小说。

琼瑶的小说刚进大陆时，对情窦

初开的少男少女，自是有一股莫大的

吸引力。后来看得多了，也就惯了，

只是造就了一些谐趣俗语，如“好无

聊好无聊”、“傻冒兮兮”等。

至于尼采、康德等的著作，大

概没有一个同学能认真读完的，多

是用来装点床头的书堆罢了。教我

们哲学课的吴老师，在学期前曾经

到宿舍里跟我们座谈，听我们说起

这些人如数家珍，还以为我们的哲

学造诣有多高呢。

武侠倒是长久的主题，对武侠

小说最熟悉的首推阿鸡。一次猴子在

看《神雕侠侣》时念叨了一句：“黄

药师真厉害，李莫愁在背后也不敢说

出侮辱他的话来。”阿鸡立即指出：

“金庸在这里用的一定是‘轻侮’而

不是‘侮辱’。”在他的影响下，后

来我们相互考较的往往是这样的问

题：“温青青跃上船时船身一沉，请

问她身上带了多少两黄金？”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类书。传统文

化中的四书五经、老子、庄子以及一

些佛教经典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为一些

人所喜爱。尤其是随着气功、特异功

能热的兴起，奇门遁甲、梅花易数等

复印本在少部分人当中流传。至今

我还保留着一本当年手抄的全本梅

花易数。

就像唱别人的歌唱多了，憋不

住自己就写一样，武侠看得多了，我

们班也开始了武侠原创。计51集体

创作的一本书叫做《铁蹄钢鬃》，塑

造了江南少年陈子耗、燕人屈不韦、

牧驴少年薛三公和瘟猪双侠等群豪形

象。这些名字都与班里同学的绰号有

关。起初是谁高兴了就去写上一篇，

后来主要由王二毛打理。据说他在读

研时搞语音识别，曾拿这本书做语

音录入试验，识别率不是很高。今年

二十周年聚会，这本书不知能否重出

江湖。

少年游——游戏

八十年代的电脑游戏，几乎是

计算机系学生的专利，确切地说，

是像我这样不爱学习的计算机系学

生的专利。

最 流 行 的 游 戏 当 属 挖 金 子

（DIGGER）、抓小偷（LUNAR 

RUNNER）、俄罗斯方块等。

挖金子我们与3、3字班的高手

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但抓小偷我们能

达到的水平，足以令所有行家咋舌。

有一次阿鸡同学面前的显示器坏了，

只能显示半屏，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抓

小偷能过五关。抓小偷需要操作六个

键，我班的四大高手能配合起来（两

个人分别按两个键，另两个人各按一

个键），天衣无缝地完成所有关。

俄罗斯方块我见过的水平比我高

的只有一个人——四班的老天，他是

唯一游戏和学习都很出色的人。老天

有一次选修了最难的组合数学，但是

第二学期他忘了，直到考试前两天才

得到通知。最后结果是别人上70分都

很困难，而老天（王的外号）看了一

天书，考了90多。做毕业设计时，他

成了“百晓生”，无论是谁有什么问

题，到他那里都能得到解决。只要说

一句：他玩俄罗斯方块和他的计算机

水平一样高，住九号楼二楼的计五同

学就能够想象出那是怎样一幅行云流

水的画面。

如梦令——后记

再多十倍二十倍的篇幅，也无法

写尽往事。越想越多，越多越想……

今年无论如何也要把回忆录——《不

散的筵席》写完了。

再长的历史也不过是瞬间，

再短的故事也存在于永恒。

我轻轻地退出记忆的厢屋，轻轻

地关上门。

不要震落一丝灰尘啊！就让它们

永远卫护着那五年如梦的青春吧！

手中的烟越飘越高，温柔地撞上

天花板，

散开————

消失. . . . . . 


